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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
计划论析

王　 瑞１

（１．南开大学，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要：随着岸田政府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 日本

打破了国防预算“ＧＤＰ １％”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
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 “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
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

家安全问题。 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

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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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详细介绍与此相对的“旧安保三文件”。
②　 日本政府将“专守防卫”定义为：“（日本）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之后才能开始动用防卫力量，对其的使用也要限定在为了自卫的必要

最小限度。 并且（日本）拥有的防卫力量也要限定在为了自卫的必要最小限度。 这些遵循宪法精神的被动性防卫战略为专守防卫”。 在

此原则下，日本不拥有洲际导弹、攻击型航母以及核武器等战略进攻武器。 “专守防卫”是战后日本在“和平国家”这一自我身份认同下的

安全理念以及国防方针的核心内容。 日本政府使用“防卫”“自卫队”等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自身国防力量的“防御”属性。 其次关于“防
卫力量”的“必要最小限度”，三木政府在 １９７６ 年制定首个《防卫计划大纲》的同时提出了国防预算的“ＧＮＰ １％”原则（当时使用的是 ＧＮＰ
指标）。 中曾根政府于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在形式上废除了“ＧＮＰ １％”原则，但直到“新安保三文件”出台前，日本没有任何年度（日本的“年度”
为第一年四月至第二年三月）的国防预算大幅度超过“ＧＤＰ １％”。 参见：防衛省編：『防衛白書』、日経印刷、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９３ 頁。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岸田政府召开内阁会

议，正式出台了由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

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建设计划》组成的

“新安保三文件”。① “新安保三文件”彻底打破

了“专守防卫”原则，②是二战后日本安全理念

以及国防方针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 文件中的

强军计划，如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发展进攻能

力等，是这一重大变化的政策体现，也被日本认

为是近几十年来试图从“经济大国” “轻军备”
转向“政治大国”“重军备”的一次“重大胜利”。
虽然日本仍未将“自卫队”正式改称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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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未修改其“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但随

着“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日本的国防力量已

彻底从“防卫力量”转型成为兼具进攻与防御属

性的“军事力量”。
因此，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中所谓的“防卫

力量建设计划”在实质上成了“强军计划”。 下

文将使用“强军计划” “军力” “强军（军力建

设）”“国防预算”等来指代日本政府所谓的“防
卫力量建设计划”“防卫力量”“防卫力量建设”
“防卫预算”等表述。

岸田政府的强军计划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

普遍担忧，①日本强化军力也会对中国的国家安

全产生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

展开具体分析。 但目前学术界对“新安保三文

件”强军计划的分析仍不够充分，已有研究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新安保三文件”中的强

军计划，但均未对其进行深入、系统性的分析与

考察。 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考察“新安保三文

件”的强军计划、其出台的动因及实施前景。②

一、日本“新安保三文件”
强军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１　 背景：日本“新安保三文件”出台及其“综
合国力”论
安倍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首次出台《国家安全保

障战略》并同时制定了第五次《防卫计划大纲》
以及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度），这三份文件通常被称为日本“旧安

保三文件”。③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在

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纲领性文件（以十年左右为

基准），为外交、国防等与国家安全问题相关的

政策提供战略指导方针。 《防卫计划大纲》为防

卫力量的建设与维持等提供指导方针，并设定

未来十年左右的防卫力量建设目标。 《中期防

卫力量建设计划》记述五年防卫力量建设计划

的具体内容。
与“旧安保三文件”相比，岸田政府出台的

“新安保三文件”体系有所调整。 一方面，《国家

防卫战略》代替《防卫计划大纲》，同样以十年左

右为基准，设定国防的目标并提出达成目标的

路径以及手段，且进一步为军力建设的方向与

内容提供指导方针。 另一方面，《防卫力量建设

计划》代替《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并融合

《防卫计划大纲》的约十年防卫力量建设目标部

分，具体列出五年与约十年两个时间维度的军

力建设目标、五年军力建设计划的经费总额以

及主要装备的建设数量等。④

“新安保三文件”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囊
括外交、国防、经济以及科技等诸多领域，特别

是其中的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新《国家安

全保障战略》提出了通过提升“综合国力”以确

保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路。 “综合国力”由“外交

力量” “防卫力量” “经济力量” “技术力量”和

“情报力量”五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
“外交力量”强调强化同盟关系（日美同盟）以

及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具体是以日

美同盟为基础，加强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并加强与

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加拿大、东盟各国、欧洲

各国以及欧盟、北约等组织的安全合作。 第二，

０３

①

②

③

④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严重破坏地区安全稳定”，《法制

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第 ６ 版；“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就日本政

府发布安保战略三文件涉华消极内容发表谈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日本国大使馆，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ｊｐ．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ｃｎ ／ ｓｇｋｘｎｅｗ ／ ２０２２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１２１６＿１０９９１３１３．ｈｔｍ。

“新安保三文件”的主要内容为军力建设，同时也包括与

国家安全问题相关的外交以及产业政策等内容。 本文将集中分析

与军力建设相关的部分。
安倍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末制定了第六次《防卫计划大纲》以

及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 年度）。 参见：
「「平成 ３１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中期防

衛力整備計画（平成 ３１ 年度―平成 ３５ 年度）について」及び「新
たなミサイル防衛システムの整備等及び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

力の強化について」」、防衛省·自衛隊、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２０１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这两个文件出台后，２０１３ 年版的“旧安保三文件”更新

为 ２０１８ 年版本。
防衛 省： 「 国 家 防 衛 戦 略 （ 概 要）」、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ｄｆ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ｕｔｌｉｎｅ．ｐｄｆ。 “新安保三文件”的原文参见：「「国家安全

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防衛省·
自 衛 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本文在引用“新安保

三文件”以及 ２０１８ 年的《防卫计划大纲》 《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

划》的文件内容之时不再单独列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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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除加强贸易与投资活动外，首次明

确纳入“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提出通过“自身努

力”以及与盟国等的合作，以实现“经济安保”相
关法案的制定、强化供应链、确保情报安全以及

对抗外国的“经济威逼”等。① 文件同时表示需

要维持与中国“适当的经济关系”以促进日本的

经济发展。 第三，“技术力量”提出强化国防产

业以及国防科技基础并进一步放开武器出口，
并强调应充分利用民间的创新成果以及加强与

其他国家的联合研发。 第四，关于“情报力量”，
文件提出强化情报收集与保护能力，并将情报

保护的范围扩大到民间企业。 最后，关于军事

力量，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１．２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强军计划的主要目

的、特点与阶段目标

①主要目的：使日本成为在日美同盟体系

下“能战”的军事强国，实现由“专守防卫”到

“能攻能守”的军力转变，②并全方位加强各领域

的能力以进行更全面、③高强度的作战，从而威

慑假想敌。 “能战”的具体标准是：在与美国以

及其他安全伙伴的配合下，能够匹配上主要假

想敌的军事能力以及新作战方式的发展强度。
日本政府认为，之前的“防卫力量”面临一

些“短板”。 如进攻能力较弱，无法在进攻任务

上与美国进行深入合作；后勤能力较为欠缺，无
法进行持续、高强度的作战；无人装备能力较

弱，无法执行由大量无人装备参与的作战。 因

而，“新安保三文件”计划针对这些能力进行全

方位补充与强化。
日本虽无法通过“新安保三文件”的强军计

划成为“完全独立”的军事强国，但希望借助美

国的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各类军事能力（特别是

对外干预能力），以加速“军事大国化”的脚步。
②主要特点：“新安保三文件”打破了“专守

防卫”原则，试图发展进攻能力并彻底抛弃国防

预算“ＧＤＰ １％”原则，计划将五年国防预算总额

提升约 １．５７ 倍。 如此提升幅度与速度在当今世

界极为罕见，之前的《防卫计划大纲》均未有如

此规模的预算增长计划，显示出日本试图迅速

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的“决心”。

③两个阶段性目标：日本“新安保三文件”
提出了从 ２０２３ 年度开始的五年（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以及约十年两个阶段的强军计划。 五年计划的

总体目标为建设能够在得到盟国等支援的情况

下，以日本为主体，阻止、排除“他国对日本的进

攻”的军力。 约十年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建设能

够更快速、在更远距离上阻止和排除“他国对日

本的进攻”的军力。 五年以及约十年强军计划

的详细目标（七大重点领域）可参见表 １。
１．３　 日本强军计划中的国防预算增长与重点领

域能力建设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还进一步提出五年以

及五年后的国防预算增长计划、五年重点领域

能力建设的详细计划，④以及约十年后自卫队部

队与各类装备的数量建设目标。 由于“新安保

三文件”与 ２０１８ 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列出的

约十年数量建设目标区别并不大，⑤本文接下来

只分别考察国防预算增长计划和重点领域能力

建设计划。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孟晓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国际问题

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
即发展进攻能力（“反击能力” 以及“主动网络防御战

略”）。
意为能够在各领域（进攻与防御；陆海空“传统领域”以

及太空、网络、电磁波、“信息战”等“新领域”）进行作战。
《防卫力量建设计划》的“别表 ２”列出了主要装备的五年

数量建设计划，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再逐一列举。
即“新安保三文件”并未大幅提升自卫队的部队以及各

类传统主力武器装备（坦克、舰艇等）的数量，陆海空的各类传统

武器在《防卫力量建设计划》的“别表 ３”所列出的框架内进行更

新换代。 但其中一个例外是航空自卫队作战飞机的数量。 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纲》列出的目标数量为作战飞机约 ３７０ 架、战斗机

约 ２９０ 架；而《防卫力量建设计划》列出的目标数量为作战飞机约

４３０ 架、战斗机约 ３２０ 架。 其他较为瞩目的变化有：宙斯盾舰的数

量由 ８ 艘上升至 １２ 艘（其中 ２ 艘替代 ２０１８ 年《中期防卫力量建设

计划》提出建设的 ２ 座陆基宙斯盾）；陆上自卫队增设 ２ 个岸舰导

弹连队、２ 个长射程导弹部队、１ 个高射特科群以及 １ 个电子战部

队；陆海自卫队均增设无人机部队（陆：１ 个；海：２ 个）；陆海自卫

队均新编专门的“信息战”部队；航空自卫队新编“作战情报部

队”。 另外“新安保三文件”提出将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

自卫队”（日文中“宇宙”有“太空”之意）。 但由于目前航空自卫

队仍未正式改名，本文继续使用“航空自卫队”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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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日本强军计划的两个阶段性详细目标

领域 五年（２０２３—２０２７）目标 约十年目标

“防区外防卫能力” （“反
击能力”）

各类防区外导弹（中程导弹） 更先进的防区外导弹；确保防区外导弹的数量

“联合防空导弹防卫能

力”
高超音速武器防御能力；小型无人机防御能力；纳
入“反击能力”

进一步强化“广域防空能力”以及对无人机的防御等

“无人装备防卫能力” 各种无人装备能力（包括攻击型无人机） 强化同时控制多个无人装备的能力

“跨领域作战能力”
太空领域感知能力；网络以及电磁波领域防御能

力；各类陆海空能力

更强的太空作战能力；支援自卫队以外组织的网络

安全能力；强化与无人机联动的陆海空能力

指挥 控 制 与 情 报 相 关

功能

设立“统合司令部”；人工智能支持下的迅速决策

能力；“准实时”情报收集能力；“信息战”能力

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情报收集、分析能力；“实时”情报

共享体制

机动部署能力与“国民保

护”
加强运输、补给能力（特别是在所谓“西南方向”） 进一步增强运输、补给能力

持续作战能力
解决弹药不足问题、扩建军火库；确保维护状态外

的装备全部可出勤；加强各类设施的建设

保证弹药、零件充足；完成军火库扩建；进一步强化

各类设施的建设

　 　 注：日方所称的“西南方向”以及“岛屿防卫”等范围都包括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后文不再为此单独注释。

资料来源：「「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国家防衛戦略」·「防衛力整備計画」」、防衛省·自衛隊、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ａ⁃

ｇｅｎｄａ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１）国防预算增长计划

“新安保三文件”提出到 ２０２７ 年度将日本

国防预算（“彻底提升防卫力量”预算）和“补完

预算”的总和提高到“ＧＤＰ ２％”，并在 ２０２８ 年度

后继续维持每年约 ８．９ 万亿日元的国防预算。
“补完预算”包括“美军再编”经费、海上保安厅

预算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经费。 其中国防

预算为“五年（２０２３—２０２７）约 ４３ 万亿日元”①

（包含人事费用②等总经费），是 ２０１８ 年《中期防

卫力量建设计划》 “五年约 ２７．４７ 万亿日元”的

约 １．５７ 倍。③ 文件计划中的“物件费” （武器装

备建设、后勤维护等经费）为“五年约 ４３．５ 万亿

日元”，是 ２０１８ 年《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五
年约 １７．１７ 万亿日元”的约 ２．５３ 倍。 五年“物件

费”的实际计划支出为约 ２７ 万亿日元，剩余约

１６．５ 万亿日元将以“分期后付”的方式在 ２０２８
年度及之后再行支出。

（２）重点领域能力建设计划

表 １ 列出了七大重点领域能力建设计划的

详细目标，下文集中考察五年计划中较为瞩目

的内容。

２３

①

②
③

在“五年约 ４３ 万亿日元”中，计划进入各年度预算的为约

４０．５ 万亿日元。 其余约 ２．５ 万亿日元中，约 １．６ 万亿日元为“弹力

性”资金，需要视情况而定；约 ０．９ 万亿日元是在“决算剩余金”
（后文详述）比预计金额更多的情况下使用的资金。 另外“五年约

４３ 万亿日元”也包括 ２２ 年度及之前预算的后付部分。
自卫队人员的工资等费用，计划额度为约 １１ 万亿日元。
「防衛費と補完予算でＧＤＰ２％　 インフラ·研究に防衛

ニーズ反映」、産経ニュース、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２１２１６－ＨＳＯＧＲＨＣ５Ａ５Ｍ７ＢＨＡＩＪＳＰ７４ＲＤＳ３Ｕ。
有文献称日本计划将 ２０２７ 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到“ＧＤＰ ２％”。
参见：“日本防卫费大幅跨过‘红线’”，《中国国防报》，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４ 日，第 ４ 版。 但就如本文所指出的，“ＧＤＰ ２％”为国防预算与

“补完预算”的总和。 当然也可将这两种预算统称为“国防预算”，
但如此则需要明确指出此种计算方式下日本的国防预算总额大于

“５ 年约 ４３ 万亿日元”。 本文使用国防预算的狭义标准（即不包括

“补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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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防区外防卫能力”（“反击能力”）①

虽然日本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纲》
中提出建设“防区外防卫能力”（建设防区外导

弹），但并未在当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

防卫力量建设计划》中明确提出建设“对敌基地

攻击能力” （“反击能力”的旧称）。 而“新安保

三文件”提出以“动用武力（新）三条件”②为标

准使用“反击能力”，而且时任防卫副大臣井野

俊郎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表示，并不排除日本发

动“饱和攻击”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反击能

力”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开始进入可实际执行“反
击任务” 的阶段，这严重破坏了 “专守防卫”
原则。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动用武力（新）三条

件”不仅涉及日本受到攻击后的应对，也与“集
体自卫权”问题相关———即“与日本有密切关系

的他国”受到武力攻击后日本的应对。 虽然“新
安保三文件”提到使用“反击能力”的前提条件

是“发生了对日本的武力攻击”，但若将重点放

在“根据动用武力（新）三条件”上则可以推论：
文件主张“反击能力”也可以在日本并未受到攻

击的情况下以“集体自卫权”的名义使用。③ 实

际上，在岸田首相向众议院提交的答辩书（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中提到，“宪法上的理论”并不禁

止日本在行使“单独自卫权”时在他国“领域”
内进行军事行动（如攻击他国的导弹基地），且
此逻辑也适用于“动用武力（新）三条件”（包括

“集体自卫权”）下的武力行使。④ 总之，日本完

全可以通过执行“反击任务”的名义来与美国等

联合干预周边地区，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动向。
②“跨领域作战能力” （“多维度联合防卫

力量”）
“新安保三文件”提出继续强化在太空领域

的感知能力（如发射“太空领域感知卫星”），并
计划在与美国合作的基础上构筑“卫星集群”系
统（预计至 ２０２７ 年度发射约 ５０ 座小型卫星）。
“卫星集群”系统能够加强自卫队对高超音速武

器等的探测、追踪能力，也是日本提高“海域态

势感知”的重要手段。⑤

在“新领域”中变化幅度最大的是网络领域

的战略。 之前日本的网络防御体制是“被动防

御”，即遭受攻击后才能进行应对。 而“新安保

三文件”提出“主动网络防御战略”，计划在尚未

受到“武力攻击”、但出现重大网络攻击危险之

时即主动进行应对。 “新安保三文件”还提出要

在网络领域大规模“扩军”。 至 ２０２７ 年度，日本

要“争取” 将网络防御部队人数从约 ８９０ 人

（２０２２ 年度末）扩充至约 ４ ０００ 人，并将网络防

御相关人员总数扩充至约两万人。⑥ 如果能够

实现，日本将一举跃升为网络战强国。
③指挥控制与情报相关功能

首先，“新安保三文件”提出设立“统合司令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新安保三文件”将“反击能力”定义为：发生了对日本的

武力攻击、并且攻击手段是弹道导弹等的情况下，根据“动用武力

（新）三条件”，作为防御这些攻击的、不得已而进行的有必要的、
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向对方的“领域” （即领土、领海、领空）
进行有效的反击。 而使这种反击成为可能的“防区外防卫能力”
等自卫队的能力为“反击能力”。 其次，“防区外防卫能力”意为

“在远离（对方的）威胁范围外的位置进行应对的能力”。 参见：防
衛省編：『防衛白書』、日経印刷、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４９ 頁。 即以超过

对方射程范围的武器进行打击的能力，具体包括防区外导弹（即
中程导弹）以及配套的侦查与指挥控制系统等。 另外，严格来说

“防区外防卫能力”与“反击能力”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是

“防区外防卫能力”包含“反击能力”。 也就是日本不仅计划使用

“防区外防卫能力”来执行“反击任务”，也用其来执行其他任务，
如反舰、“岛屿防卫”等。

“动用武力（新）三条件”为安倍政府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以“内阁决议”的方式首次提出，并在翌年 ９ 月成立的“安保法案”
中被法制化。 “动用武力（新）三条件”规定日本在如下条件下才

能使用武力：第一，“发生了对日本的武力攻击，或发生了对与日

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的武力攻击，由此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国民

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从根本上被颠覆的危险”；第
二，“（除使用武力外）没有其他适当的手段来排除这些（危险）、保
全日本的生存以及保护国民”；第三，“使用的实力（武力）要停留

在有必要的最小限度”。
文件做了模糊化处理，并未明确提及“反击能力”与“集

体自卫权”的关系。
岸田文雄：「衆議院議員長妻昭君提出存立危機事態にお

ける「着手」に関する質問に対する答弁書」、衆議院、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ｈｕ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ｔｄｂ＿ｓｈｉｔｓｕｍｏｎ． ｎｓｆ ／ ｈｔｍｌ ／
ｓｈｉｔｓｕｍｏｎ ／ ｂ２０８０６１．ｈｔｍ。

“海域态势感知”指“通过飞机、卫星、船舶等传感器搜集

船舶、环境、地形等海洋相关信息，处理后为施行政策服务的行

为”。 参见：徐永智、王旭：“日本海域态势感知体系的构建与影响

评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第 ５９－７３ 页。
防衛省：「我が国の防衛と予算―防衛力抜本的強化「元

年」予算―令和 ５ 年度予算の概要」、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第 ２１ 頁、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ｂｕｄｇｅｔ ／ ｙｏｓａｎ＿ｇａｉｙｏ ／ ２０２３ ／ ｙｏｓａｎ＿２０２３０３２８．
ｐｄｆ。 两万人中其余的约 １ 万 ６ 千人为与网络防御任务相关的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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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联合司令部）。① 其次，文件强调日本要

提升包含“认知领域”在内的“信息战”能力。
具体措施包括加强“情报本部”的情报收集、分
析以及对外发布等能力，使用人工智能对各国

的信息进行收集与分析，自动收集社交网络上

的信息以辨别各国发布信息的“真伪”，加强对

未来的预测能力等。
④持续作战能力

日本自卫队重视建设“前线装备”（如坦克、
战斗机、舰艇）而忽视“后方支援” （如弹药、各
类相关设施等）的传统可追溯至冷战时期。 “新
安保三文件”提出从根本上加强自卫队的持续

作战能力。 岸田政府并未只停留在“喊口号”的
阶段，日本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以及 ２０２４ 年度②国防预

算（不包括补充预算） 中弹药经费分别是约

１ ６６０、８ ２８３ 以及 ９ ２４９ 亿日元。

二、“新安保三文件”出台的动因

２．１　 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

冷战后，日本视中国、朝鲜以及俄罗斯为国

防上的主要“威胁” （假想敌）。 近年来日本对

外“威胁认知”的偏差愈发增强，对假想敌的军

事发展表现出了过重的“担忧”，而且其中不乏

日本政府的主动宣传与渲染。
第一，是所谓“中国威胁”。 日本故意将中

国正常、正当的军力发展与军事活动渲染为“威
胁”。 日本认为朝鲜的“威胁”主要集中于核武

器以及导弹方面，而中国是更加本质与全方位

的、正在大幅增长的“威胁”。 近年来，日本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积极参与构建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向情报组织“五眼联盟”
靠拢并积极介入台海、南海等事务，这些行动背

后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
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制造所谓“中国威胁

论”。 从官方文件来看，在描述日本面临的安全

环境时，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纲》将之前的《防
卫计划大纲》所采用的“朝鲜—中国—俄罗斯”
的次序调整为“中国—朝鲜—俄罗斯”，“新安保

三文件”延续了“中朝俄”的次序。 《防卫白皮

书》每年也会使用大量篇幅来“观察”中国的军

事动向。 自民党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向岸田以

及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提交的建议书更加变本

加厉地鼓吹中美之间正在发生所谓“第二次冷

战”，并称双方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

紧张关系高涨。 建议书宣称中国的军事动向是

“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在安全

上的重大威胁”。③ 虽然“重大威胁”这类表述

最终并未出现在“新安保三文件”中，但可以看

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的偏差愈发增强。
“新安保三文件”称中国目前的对外姿态以

及军事动向是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事项”，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

战”。 文件宣称中国在东海（包括在中国固有领

土钓鱼岛）、日本海、西太平洋以及南海等海域

的军事活动正在增多，并污蔑中国“正在提高对

台湾地区的军事压力”，还无端指责中国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４ 日向日本自称的“专属经济区”内发射

弹道导弹。 文件同时认为中国的各项军事能力

正在增长，包括海空战力、在太空以及网络等

“新领域”的能力、核战力、导弹能力（包括陆基

中程导弹、反舰弹道导弹、中程对地巡航导弹以

及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等）、无人装备以及所谓

“反介入 ／区域拒止”（Ａ２ ／ ＡＤ）能力等。 前文所

述日本军力强化的诸多内容都与文件总结的中

国军事能力的增长有较为对应的关系，日本针

４３

①

②

③

日本目前已拥有的“统合幕僚监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成立，
其长官“统合幕僚长”负责辅佐防卫大臣进行自卫队的运用并执

行防卫大臣对自卫队发出的命令。 而防卫大臣也要通过“统合幕

僚长”来对自卫队进行指挥。 “统合司令部”会设置“统合司令

官”，预计于 ２０２４ 年度末正式成立。 在自卫队已拥有“统合幕僚

监部”以及“统合幕僚长”的情况下，“统合司令官”与“统合幕僚

长”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关键。 预计日本会将作战指挥的任务交由

“统合司令官”，由此“统合幕僚长”可集中执行“辅佐”防卫大臣

的职责。
岸田政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发布 ２０２４ 年度政府预算案，

该案预计于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通过国会承认并正式成立。
自由民主党：「新たな国家安全保障戦略等の策定に向け

た提言―より深刻化する国際情勢下におけるわが国及び国際社

会の平和と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の防衛力の抜本的強化の実現に
向けて」、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第 １－ ２ 頁、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ｊｉｍｉｎ． ｊｐ ／
ｐｄｆ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３４０１＿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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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进行强军的倾向十分明显。 如日本大量

建设中程导弹的主要目的是缩短与中国的“导
弹差距”，①增加战斗机数量的主要目的是为“应
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各类军机以及相关活动。

第二，是所谓“朝鲜威胁”。 经过日本政府

多年的宣传，所谓“朝鲜威胁论”在日本获得了

极高的“正当性”，也成为近年来日本扩军的主

要借口之一。 之前日本的官方文件一直称朝鲜

为“重大且紧迫的威胁”，而“新安保三文件”认
为朝鲜的军事动向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说是

“比之前更加重大且紧迫的威胁”。 文件认为朝

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发展十

分迅速，特别是朝鲜正在研发低空可变轨弹道

导弹、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弹头以及能够打击到

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等，且朝鲜的导弹发射平

台较为多样。
第三，是所谓“俄罗斯威胁”。 近年来日本

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偏差也在持续增强。 在

此前提下，２０２２ 年初俄乌冲突的爆发为日本进

一步宣扬所谓“俄罗斯威胁论”提供了绝佳“契
机”。 俄乌冲突发生于岸田政府决定制定“新安

保三文件”之后，其对岸田政府的行动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俄乌冲突爆发后在日本社

会出现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威胁”的讨论，为“新
安保三文件”强军计划奠定了社会舆论基础。

岸田政府敏锐抓住了“俄罗斯威胁论”这一

趋势。 日本在之前的官方文件中有关俄罗斯的

部分一般使用“有必要注视其动向”的表述，该
表述较日本对“中朝威胁”的描述更“温和”。
而“新安保三文件”转而公开大肆攻击俄罗斯，
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所谓“公然侵略”动摇了

“战后国际社会构筑的国际秩序的根本”。 而且

“新安保三文件”还在与俄罗斯相关的部分提及

中国，称“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度—太平

洋地区所进行的对外活动以及军事动向等与中

俄的战略合作相互结合，（这对日本来说）是安

全保障上的强烈关切”。

２．２　 日美同盟

岸田政府制定“新安保三文件”也是为配合

美国的战略调整。 近年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介

入不断深化。 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
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
有日益增多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力量来

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②并继续深度介入

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 日本作

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自认为也需要

通过强化军力来配合美国的战略。 “新安保三

文件”强军计划的几个关键方面皆与美国有较

深的关系。 日本配合、模仿美国军事战略的倾

向十分明显，而且美国的支持以及对日本的压

力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第一，美国多年来一直对日本施加压力，要

求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并购买美国武器。 “新安

保三文件”提出的“ＧＤＰ ２％”指标最直接的来

源就是美国。 当然美国提出该指标并非只针对

日本，也包括北约国家等。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

北约国家相继计划增加国防预算的背景下，作
为美国最坚实盟友之一的日本也面临较大压

力。 虽然日本并非只因美国的压力而决定增加

国防预算，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日

本可通过强军计划有效应对美国压力并加强日

美同盟紧密程度。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举行的

日美首脑会谈中，拜登总统满意地表示，“我们

正在基于日本历史性的国防预算增长以及新的

国家安全战略来使我们的同盟现代化”。
第二，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大框架下才能有

效建设并使用“反击能力”。 一方面，日本并不

会拥有系统化的“反击能力”，在卫星侦查以及

制空权等方面只能依靠美国。③ “新安保三文

件”也明确表示需要与美国在“反击能力”上进

５３

①

②

③

「「独自」長射程巡航ミサイル、１０００ 発以上の保有検討

―「反撃能力」の中核に」、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ｏｍｉｕｒｉ．ｃｏ．ｊ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０８２０－ＯＹＴ１Ｔ５０２７０。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２２， ｐ． 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Ｂｉｄ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０．２０２２．ｐｄｆ．

添谷芳秀：「日米同盟と多国間安保―バージョン２．０」、
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ｉｐｓ． ｏｒ．
ｊｐ ／ ｒｉｐｓ＿ｅｙｅ ／ ２４２３。 今后日本在侦察等方面的能力也会有所增强，
但要有效使用“反击能力”，与美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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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作。 另一方面，美国方面也对日本发展“反
击能力”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时任美国海军陆

战队司令大卫·伯杰（Ｄａｖｉｄ Ｈ． Ｂｅｒｇｅｒ）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表示全面支持日本拥有“反击能

力”。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举行的日美防长会谈

中，双方一致表示就日本强化“防卫力量”（包括

“反击能力”）的问题进一步深化合作。 在次日

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岸田向拜登介绍了日

本建设“反击能力”的决定，拜登表示了全面的

支持。
第三，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进“一体化防空反

导”（ＩＡＭＤ）构想等，得到日本模仿和追随。 该

构想旨在“将所有防御性的、进攻性的、主动的、
被动的、动能的、非动能的（如网络空间战的、定
向能的、电子战的）力量，整合为一个能抵御任

何进攻性空中武器和导弹武器的严密联合协同

的力量”。① 日本的“联合防空导弹防卫能力”
模仿美军“一体化防空反导”构想的痕迹十分明

显（特别是与“反击能力”进行融合）。 这有利

于自卫队与美军在防空反导方面展开更深入的

合作。② 日本在“新领域”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也

有配合美国的战略意图。③

２．３　 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因素

岸田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纲》出台

后仅仅四年便制定“新安保三文件”，在这背后

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具
体表现为国家安全问题在日本的政治与社会中

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而自民党内部关于国家

安全问题的竞争也推动岸田政府制定新政策。
第一，近年来国防问题在日本政治与社会

中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 自冷战结束后，日
本的战略文化逐步向“现实主义”转型，④日本出

现了明显的“右倾化”倾向，“和平主义”⑤思潮

衰退也较为明显。 王广涛指出，目前国内外学

术界对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基本取得了

共识，其政策表现有强化军力、修宪、历史修正

主义以及爱国教育等；而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衡

量标准虽有模糊性与隐蔽性，但在社会运动（历
史修正主义运动、宗教活动等）以及媒体舆论

（如肯定民族主义、丑化邻国）等方面可以看出

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倾向。⑥ 而且冷战后，日本传

统的“和平主义”思潮逐渐衰退，并“改头换面”
为“积极和平主义”。 “积极和平主义”表面重

视“国际合作” “地区稳定”以及“全球安全”等

规范，⑦实际是以这些“口号”为伪装，脱离传统

的“和平主义”，支撑右倾化的国防政策。
在此背景下，更多的日本民众开始支持加

强国防力量。 根据日本内阁府所进行的舆论调

查，近年日本民众支持增强自卫队规模的比例

逐年上升，已由 ２００８ 年度的 １４．１％上升至 ２０２２
年度的 ４１．５％。⑧ 在这种大环境下，岸田政府通

过制定“新安保三文件”来彰显自身政权重视国

防问题的动机不言自明。
第二，自民党内部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竞

争也是岸田政府急于制定“新安保三文件”的动

因之一。 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

举”中，岸田的主要竞争对手皆表示出对国防问

题的高度重视。 在几位主要候选人的“选举海

报”中，担任过外务大臣以及防卫大臣的河野太

郎表示要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加强“防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阙渭焰：“美军 ２０２０ 联合一体化防空反导构想浅析”，
《航天电子对抗》，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 页。

「日米で統合ミサイル防衛 　 政府、安保文書に明記

へ」、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０４３Ｈ５０Ｕ２Ａ２０１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日本为配合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以及强化日美同盟，从而

在 ２０１８ 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构建“多维度联合防卫力量”。
该逻辑关系在“新安保三文件”时代也并未发生变化。 参见：孟晓

旭：“竞争时代日本多维度联合防卫力战略构建及其影响”，《国际

安全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５７－５９ 页。
陆伟：“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

变”，《日本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５９－８４ 页。
日本学者泉川泰博将“和平主义”定义为：“和平主义反

对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以及武力使用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手

段 ”： Ｙａｓｕｈｉｒｏ Ｉｚｕｍｉｋａｗａ，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１２９．

王广涛：“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日本右倾化发

展动向研究”，《日本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７５－９２ 页。
藤重博美：『冷戦後における自衛隊の役割とその変容―

規範の相克と止揚、そして「積極主義」への転回「改訂版」』、内外

出版株式会社、２０２１ 年。
「世論調査（自衛隊·防衛問題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内

閣府、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ｒｖｅｙ． ｇｏｖ －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ｏ． ｊｐ ／ ｉｎｄｅｘ － ａｌｌ．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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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力量”；安倍晋三支持的高市早苗主张强化国

防力量，特别是网络安全、卫星、海底线缆以及

电磁波防御、无人机以及高超音速武器防御等；
岸田的选举海报中外交、国防问题所占比例最

高，他表示要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并修改《国家安

全保障战略》。①岸田也没有“食言”。 在自民党

为岸田上台后的初次众议院选举（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公布的“政权公约”中，明确提出制定新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防卫计划大纲》，从
２０２２ 年度开始大幅强化“防卫力量”并将国防

预算（应包括“补完预算”）“以 ＧＤＰ ２％以上为

目标”进行增加。 《朝日新闻》 认为这些内容

“渗透”了前首相安倍支持的高市早苗的主张。②

三、“新安保三文件”强军计划的

实施前景

　 　 笔者认为，日本的军力会在接下来有较大

幅度的增强，同时其发展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制

约，主要制约因素是作为日本强军计划基础的

国防预算增长面临一定阻碍和日本的“和平主

义”以及“募兵难”问题。

３．１　 国防预算的落实问题

日本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年度国防预算（不包括“美
军再编”经费等）分别较前一年度增加了约 ２７．
４％、约 １７％，③而且预计今后数年日本的国防预

算会继续实现持续增长。 但“五年约 ４３ 万亿日

元”的目标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观察。 岸田政

府计划主要以财政支出改革（筹措约 ３ 万多亿

日元）、“决算剩余金”④（支出约 ３．５ 万亿日元）、
新创设“防卫力量强化资金”（筹措约 ４．６ ～ ５ 万

多亿日元）以及增税（“防卫增税”）这四种方式

来筹措 ５ 年强军计划的约 １４．６ 万亿日元预算缺

口；并在 ２０２８ 年度后，为保持每年度约 ８．９ 万亿

日元预算，再通过上述四种方式每年度新筹措

约 ３．７ 万亿日元。⑤ 但“新安保三文件”提出的

国防预算增长计划的落实将面临如下困难。⑥

（１）“防卫增税”的实施面临困难

“防卫增税”问题在日本成了重要的政治议

题，其实施面临诸多困难。 第一，在政党层面，
除了在野党的反对外，执政党内部也爆发了激

烈的争论。 在岸田政府提出“防卫增税”后，作
为自民党内最大“派阀”的“安倍派”表示强烈

反对。⑦ 安倍在生前曾主张通过发行国债（“防
卫国债”）而非增税的方式来增加国防预算，“安
倍派”的议员也多持此观点。⑧ 而且对“防卫增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２０２１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相关信息可参见： 「総裁選

２０２１」、自民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ｍｉｎ． ｊｐ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ｓｏｕｓａｉ２１，访
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另外，刘江永指出，岸田并未吸取自身

派阀“宏池会”较为温和的传统思想（如维护宪法、发展经济、注重

国际合作），而是去迎合安倍的政治观点（如修宪）；这是岸田赢得

安倍的支持并最终战胜河野太郎从而当选自民党总裁的重要原因

之一；“岸田这种‘向右看齐’的政略必然影响其国家战略”。 参

见：刘江永：“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东
北亚论坛》，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３２ 页。 自民党内存在诸多“派阀”
（即派系之意）。 “派阀”并非自民党的正式组织，而是由较为突出

的领袖主导、由政见较为相似且利益相互捆绑的议员组成的排他

性“小团体”。
「自民公約、力での対抗重視 　 防衛費「ＧＤＰ 比 ２％以上

も念頭」 　 財政規律確保の文言、消える」、『朝日新聞』、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１ 総合面。 高市曾公开表示自己的“国家观念”与安

倍非常相似，并主张应将国防预算（应包括“补完预算”）增加到每

年约 １０ 万亿日元。
防衛省：「防衛力抜本的強化の進捗と予算―令和 ６ 年度

予算案の概要」、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第 ７ 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 ｊｐ ／ ｊ ／
ｂｕｄｇｅｔ ／ ｙｏｓａｎ＿ｇａｉｙｏ ／ ２０２４ ／ ｙｏｓａｎ＿２０２３１２２２．ｐｄｆ。

“决算剩余金”意为日本政府“一般会计”中的政府收入

减去政府支出的差额。 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将其中的一半用于偿

还国债，而另一半用在与经济政策相关的补充预算上。 岸田政府

决定将后一半转用到国防预算上。
鎌田素史：「防衛財源確保法に係る国会論議―防衛力強

化資金の創設」、『立法と調査』、２０２３ 年第 ４６０ 号、第 ５１－５５ 頁。
“防卫增税”包括法人税、所得税以及烟草税，据测算其计划金额

为约 ３．１～３．５ 万亿日元。 参见：「防衛増税、与党に先送り論　 「２６
年度以降に」強まる圧力　 減税と矛盾、２５ 年は参院選控え」、西
日本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ｉｓｈｉｎｉｐｐｏｎ．ｃｏ． ｊｐ ／ ｉｔｅｍ ／
ｎ ／ １１５２６４０。

即使日本能够较大程度实现“５ 年约 ４３ 万亿日元”的目

标，国防预算的“财源” （财政来源）依然不稳定。 若 ２０２７ 年度后

国防预算再度“缩水”，则会对日本军力的可持续发展（十年乃至

之后更长阶段的目标）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爆发，自民党的

六大“派阀”中的“安倍派” “岸田派” “二阶派”以及“森山派”于

２０２４ 年初陆续宣布解散。 然而虽然在名义上多个“派阀”解散，但
预计这些团体多会以“政策集团”等名义实质上存续下来，日本自

民党政治中的“小团体”模式依然不会有根本变化，前“安倍派”议
员对“防卫增税”的反对依然会起到作用。

“安倍派”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战果”。 在 ２０２３ 年度预算

中，岸田政府已为国防预算发行 ４ ３４３ 亿日元的“建设国债”（２０２４
年度预算是否继续发行仍未明确），这打破了战后日本不将国债

用于国防预算的不成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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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反对不仅停留在“安倍派”。 作为岸田政

府现任阁僚的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

也反对“防卫增税”，并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表

示“即使（因此）被罢免也没有办法”。 岸田在

“新安保三文件”出台前一周的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才正式提出“防卫增税”。 岸田的表态较为突

然，且想要通过首相“自上而下”的施压来实现

“防卫增税”，这引起了自民党内部的不满。 由

于反对声音过大，岸田政府于 １２ 月 ２３ 日通过

“内阁决议”发布的《令和 ５ 年度税制改正大纲》
将“防卫增税”的实施日期延后到“２０２４ 年以后

的适当时期”。① 日本有分析认为，岸田在年末

才提出“防卫增税”是一种“边缘政策”，但这最

终引起了执政党以及在野党的联合反对，从而

造成了政治混乱。②

进入 ２０２３ 年后，有关“防卫增税”的争议持

续发酵。 自民党内有很强的声音要求减少“防
卫增税”的额度并推迟实施增税的日期。③ 自民

党的“防卫关系费财源探讨特命委员会”④于 ６
月 ９ 日向岸田首相提交的建议书认为，可以将

“防卫增税” 推迟到 “ ２０２５ 年以后的适当时

期”。⑤ 岸田政府在 ６ 月 １６ 日出台的《经济财政

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 ２０２３》中正式决定将“防卫

增税” 进一步推迟到 “ ２０２５ 年以后的适当时

期”。⑥ 之后岸田首相于 １０ 月下旬提出讨论在

一定时期内降低所得税，而自民党与公明党内

均有声音质疑降低所得税与“防卫增税”的一致

性。⑦ 在 １１ 月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在自民党、公
明党内有声音担心若 ２０２５ 年进行“防卫增税”，
会影响到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的参议院选举，因此应将

增税日期推迟到 ２０２６ 年以后。⑧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日本政坛爆发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这进一

步扰乱了岸田政府的“防卫增税”计划。 加之

“决算剩余金”与“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均实现

较大额度盈余（后文详述），自民党于 １２ 月初决

定不在 ２０２４ 年的通常国会中提交“防卫增税”
相关法案，这意味着“防卫增税”实质上被推迟

到 ２０２６ 年以后。⑨ 最终，在岸田政府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通过“内阁决议”发布的《令和 ６ 年度税制改

正大纲》中，并未明确记载“防卫增税”的开始

日期。􀃊􀁉􀁒

第二，“防卫增税”也关系到众议院选举问

题。 自岸田政府提出“防卫增税”起，在自民党

内就有声音认为应举行众议院选举来让日本国

民对“防卫增税”进行判断。􀃊􀁉􀁓 而岸田首相明白，
如果举行众议院选举且选举结果对自民党不

利，则日本更难通过“防卫增税”的方式来增加

国防预算。 因此岸田在 ２０２２ 年末表示可能在

开始“防卫增税”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后迅速转变

了态度。 他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４ 日表示自己之前提

到在增税之前举行选举，这只是在说日程上的

一种可能性。
虽然之后岸田并未完全否认解散众议院的

可能性，但在 ２０２３ 年全年内阁支持率一直未能

实现持续性上涨的情况下，岸田并未贸然选择

解散众议院。 在 ２０２３ 年日本通常国会（会期：１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防衛増税、拙速のツケ　 首相、表明 １ 週間で妥協　 来

年国会提出せず」、『朝日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３ 総合面；閣
議決定：「令和 ５ 年度税制改正の大綱」、総務省、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 ｊｐ ／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００８５３５４６．ｐｄｆ。 令和 ５
年度（即 ２０２３ 年度）。

木内登英：「防衛費増額の財源に建設国債も選択肢

に」、野村総合研究所、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ｒｉ． ｃｏｍ ／
ｊｐ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ｂｌｏｇ ／ ｌｓｔ ／ ２０２２ ／ ｆｉｓ ／ ｋｉｕｃｈｉ ／ １２１４。

「少子化予算　 膨張恐れ　 金額示さぬ「事項要求」に　
防衛増税も先送りへ」、『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Ａ 経面。

委员会主席由“安倍派”的“大佬”之一、时任自民党政务

调查会主席的萩生田光一担任。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防衛関係費の財源検討に関す

る特命委員会： 「提言」、自民党、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第 １２ 頁、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ａｇｅ２．ｊｉｍｉｎ．ｊｐ ／ ｐｄｆ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６０５３＿１．ｐｄｆ。

閣議決定：「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 ２０２３ につ
いて」、内閣府、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 ｊｐ ／ ｋｅｉｚａｉ－
ｓｈｉｍｏｎ ／ ｋａｉｇｉ ／ ｃａｂｉｎｅｔ ／ ｈｏｎｅｂｕｔｏ ／ ２０２３ ／ ２０２３＿ｂａｓ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ａ．ｐｄｆ。

「「税は鬼門」　 与党慎重　 所得税減税　 防衛費増との
整合性　 疑問視」、『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政治面。

「与党、防衛増税 ２５ 年回避論　 夏には参院選　 所得税

減税と整合性」、『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政治面。
「防衛増税、大綱が焦点 　 ２５ 年見送り、法案提出先送り

方向」、『朝日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１ 経済面。
閣議決定：「令和 ６ 年度税制改正の大綱」、総務省、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ｕｍｕ．ｇｏ． ｊｐ ／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０００９１９５７５．
ｐｄｆ。 令和 ６ 年度（即 ２０２４ 年度）。

在日本，当某项政策出现较大争议时，首相有时会采取解

散众议院、进行众议院选举的方式来让国民判断是否要继续这项

政策。 典型的例子有小泉政府时期的“邮政解散”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有关小泉政府的邮政改革政策）以及安倍政府时期的“安倍经济

学解散”（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有关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 ２ 期　 王　 瑞：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月 ２３ 日至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前的 １ 月 １４ 日，正在

美国访问的岸田表示，要通过“国会论战”（即不

解散本届众议院）来向国民彻底解释国防预算

的“财源”问题。 在 ６ 月的通常国会会期结束

前，岸田首相再次直面众议院解散的问题。 岸

田在 ６ 月 ２１ 日的记者会中表示，虽然有在野党

讨论提出“内阁不信任案”，但《防卫力量财源确

保特别措施法》在本次国会会期中（６ 月 １６ 日）
成功通过，因此暂时不会考虑解散众议院。① 在

２０２３ 年后半年，岸田原本计划通过改组内阁、解
散“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原 “统一教

会”）等方式提升支持率，从而进行众议院选举，
以为 ２０２４ 年秋天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奠定基

础。 但在物价上涨、对“防卫增税”的批评增多、
多位政府高官相继辞职等不利情况下，内阁的

支持率不断下滑，岸田因而放弃解散众议院。②

加之 ２０２３ 年末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爆发时恰

逢岸田政府推进 ２０２４ 年度政府预算案的关键

时期，岸田政府目前正忙于推进预算案以及收

拾政治资金丑闻残局。 在当前的局势下，岸田

政府短期内不会贸然举行围绕“防卫增税”问题

的众议院选举。 当然，若未来随着局势的变化

其能够实现，则会对“防卫增税”本身产生决定

性影响。
第三，目前日本社会舆论对“防卫增税”的

反对较大。 日本共同通信社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发布

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反对“防卫增税”的比例

为 ８０％，而支持率仅有 １９％；反对 ４３ 万亿日元

国防预算计划的比例为 ５８％。③ 可以看出，目前

日本民众对于“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的支持度

不高，而对于“防卫增税”的反对则较为统一。
另外，日本民众对于“防卫增税”的一些细节也

抱有怀疑的态度。 如岸田政府打算转用部分

“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特别所得税”到国防

预算上，④这引起了受灾地选区议员、民众以及

在野党的一致反对。⑤

综上所述，自岸田政府提出“防卫增税”后，
执政党、在野党内均存在不少反对、担忧的声

音，且岸田政府很难通过举行众议院选举来推

进“防卫增税”，日本民众对“防卫增税”的支持

度也很低。 这些因素都导致“防卫增税”的预计

实施日期一拖再拖。 笔者认为，岸田政府在短

期内很难突破日本政界与民间对“防卫增税”的
反对；若日本最迟在 ２０２６ 年依然无法实现“防
卫增税”，日本国防预算增长计划的实施将面临

较大风险。
（２） 其他几种筹措国防预算方式面临的

风险

第一，“决算剩余金”的额度并不稳定。 虽

然日本财务省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公布，２０２２ 年度的

“决算剩余金”达到 ２．６２９４ 万亿日元，大幅超过

每年度 １．４ 万亿日元的平均预想额度，且自民党

内有声音认为“决算剩余金”是筹措国防预算的

核心。 但“决算剩余金”受到经济、财政状况的

影响过大，不是稳定的“财源”。 有财务省的干

部担心，“对不稳定的财源给予过高的期待，这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⑥

第二，“防卫力量强化资金”的长期不稳定

性。 该资金为基金化后的“税外收入”，且其地

位已通过国会立法（《防卫力量财源确保特别措

施法》，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的方式确立下来。 该

资金的计划总额为 ５ 年约 ４．６ ～ ５ 万多亿日元，
其中的 ４．５９１９ 万亿日元已于 ２０２３ 年度预算制

定过程中得到初步保障。⑦ 具体名目包括“外汇

资金特别会计”的转入金 ３．０９５２ 万亿日元，“财
政投融资特别会计”的转入金 ６ ３６７ 亿日元，“新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岸田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首相官邸、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１０１ ＿ ｋｉｓｈｉｄａ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３ ／
０６２１ｋａｉｋｅｎ．ｈｔｍｌ。

「首相、年内解散見送り　 支持低迷、経済に集中」、『朝
日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１ 総合面。

「防衛増税 ８０％支持せず　 経費 ４３ 兆円、不適切 ５８％」、
北海道新聞デジタル、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ｎｐ．
ｃｏ．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８４１９４４。

延长该税的征税期间，以此将其中一部分转移到国防预

算。
「復興税の防衛費転用やめませんか？ 求められた首相

は―防衛増税巡り野党「転用より次の災害に備えるべき」」、東
京新聞 Ｔｏｋｙｏ Ｗｅｂ、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ｏｋｙｏ－ｎｐ． ｃｏ．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９２７２。

「政府·自民　 防衛増税縮小に期待感　 税収上振れ　
財源カバーも」、『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政治面。

２０２３ 年度预算实际使用了其中的 １．２１１３ 万亿日元，其余

的 ３．３８０６ 万亿日元计划逐步纳入 ２０２４ 年度后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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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冠状病毒相关经费”中返还的 ４ ４３６ 亿日元以

及变卖政府不动产的 ４ １６４ 亿日元等。①

但这些资金的落实或面临长期的不确定

性，或是一次性资金。 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外
汇资金特别会计”为“管理和运营外汇储备的专

门账户”，②“财政投融资特别会计”则为政府投

融资账户。 这些账户均非稳定的“财源”，即使

短期内实现较高盈余，③未来（特别是 ２０２８ 年度

后）额度也可能出现浮动。 例如，自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起，自民党开始正式讨论抛售日本政府持有

的日本电信电话公司（ＮＴＴ）的 ３３．３％的股份，以
补贴国防预算、降低“防卫增税”的额度压力。④

但此举面临诸多法律、政治障碍，短期内实现的

可能性较低。 而且“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经费”的
返还以及政府资产的变卖是一次性的，并不具

有可持续性。 前述自民党的“防卫关系费财源

探讨特命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也承认，目前政

府还未确保 ２０２８ 年度后的“防卫力量强化资

金”的“财源”，只是按照目前的经验来说届时

“也不是不可能”找到每年度约 ９ ０００ 亿日元的

“财源”。⑤

（３）财政与人口制约

日本的财政以及人口状况不容乐观。 第

一，日本的“债务余额占 ＧＤＰ 比例”的状况在主

要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糕的。⑥ 如果日本政府最

终选择在此基础上继续以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

来增加国防预算，势必导致日本政府的债务状

况更加严峻。⑦ 第二，目前岸田政府正在计划同

时推动被称为“预算三兄弟”的国防预算、绿色

转型预算以及“少子化对策”预算的大幅增加。
绿色转型预算的长期稳定“财源”要到 ２０３０ 年

代后才能开始征收，因此日本选择通过发行“桥
梁债券” （国债） 来确保绿色转型预算的 “财

源”。 岸田政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开始发行“绿
色转型债”（２０２３ 年度共发行 １．６ 万亿日元）。⑧

岸田政府还提出了“少子化对策”预算的“加速

计划”，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制定《儿童未来

战略》，正式计划至 ２０２８ 年度筹措约 ３．６ 万亿日

元预算。⑨ 总之，目前日本整体财政预算的压力

较大，其他领域预算的增加很可能会影响到国

防预算增长计划的实施。 第三，从长远来看，未
来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会进一步下滑，而且养

老压力也会持续增加。􀃊􀁉􀁒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类

社会福利相关预算需求的大幅增长。 在这种情

况下，日本政府无论是通过增税还是减少社会

福利预算的方式继续增加国防预算，都很难得

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
（４）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日本的国防预算落实虽然

存在有利因素（“决算剩余金”与“外汇资金特

别会计”暂时实现超额盈余），但又存在如下制

约。 第一，短期内很难实现“防卫增税”。 第二，
许多资金是受到经济、财政状况影响过大的不

稳定资金（如“外汇资金特别会计”）、或是一次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鎌田素史：「防衛財源確保法に係る国会論議―防衛力強

化資金の創設」、『立法と調査』、２０２３ 年第 ４６０ 号、第 ５３－５４ 頁。
裴桂芬、王岩峰：“日本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及财务报表评

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３０
页。

例如，２０２２ 年度的“外汇资金特别会计”较预计盈余额多

出了 ６ ４０８ 亿日元。
「ＮＴＴ 株　 段階的売却論　 自民内で勢い　 防衛財源に

　 経済安保　 利点と懸念」、『読売新聞』、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政経

面。
自由民主党政務調査会、防衛関係費の財源検討に関す

る特命委員会： 「提言」、自民党、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第 ３ 頁、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ｏｒａｇｅ２．ｊｉｍｉｎ．ｊｐ ／ ｐｄｆ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６０５３＿１．ｐｄｆ。

「財政に関する資料」、財務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ｔａｘ＿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ａ０２．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

将“决算剩余金”转用于国防预算后，若经济政策又需要

额外预算时，日本政府很可能选择发行国债来填补空缺，如此则等

同于为国防预算增发国债。 参见：「防衛財源に決算剰余金　 政

府方針」、『朝日新聞』、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４ 総合面。
「ＧＸ 経済移行債を初入札　 財務省、８０００ 億円発行へ」、

東京新聞 Ｔｏｋｙｏ Ｗｅｂ、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ｏｋｙｏ－ｎｐ．ｃｏ．
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９２２０。

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预算合计，计划中的“财源”为已

有预算的重组（约 １．５ 万亿日元）、社会保障预算的削减（约 １．１ 万

亿日元）以及追加公共医疗保险费用（约 １ 万亿日元）。 ２０２４ 年度

政府预算案确认了其中的约 １．３ 万亿日元。 参见：「「こども未来

戦略」―次元の異なる少子化対策の実現に向けて」、内閣官房、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第 ３０ － ３１ 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ｓ．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ｓｅｉｓａｋｕ ／ ｋｏｄｏｍｏ＿ｍｉｒａｉ ／ ｐｄｆ ／ ｋａｋｕｇｉｋｅｔｔｅｉ＿２０２３１２２２．ｐｄｆ。

日本政府将 １５－６４ 岁的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其数

量在 ２０２１ 年为 ７ ４５０ 万人，而预计到 ２０４０ 年为 ６ ２１３ 万人。 与此

相对，老龄化问题也会更加严峻。 参见：内閣府編：『少子化社会

対策白書』、日経印刷、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 頁；「我が国の人口につい
て」、厚生労働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ｓｔｆ ／ ｎｅｗｐａｇｅ ＿ ２１４８１．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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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金（如变卖政府不动产），它们很难从更长

期的角度支撑国防预算的持续增长 （特别是

２０２８ 年度后的预算）。 第三，日本的整体财政以

及人口状况压力较大，且日本政府又将本该用

于经济政策的预算（如“决算剩余金”）转用于

国防预算，这无异于“杀鸡取卵” “拆东墙补西

墙”，可能伤害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 这些因素

均可能从更长期的角度制约国防预算的增长。

３．２　 “和平主义”思潮与“募兵难”问题的制约

第一，虽然前文讲过日本的“和平主义”思

潮正在衰退，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新安保三文

件”出台后“和平主义”对日本军力建设的制约

会完全消失。 在“和平主义”的制约下，日本暂

时不会提出装备核武器、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

以及核潜艇等更具战略进攻意义的武器。 而

且，“和平主义”在制约日本发展太空攻击能力

方面也起到了作用。 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参

议院会议中，时任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槌道明

宏表示，日本在利用太空之时使用杀伤力与破

坏力要符合“动用武力（新）三条件”，不然就会

产生与宪法相关的问题，并称“当前我们不认为

要使用卫星作为直接的杀伤力与破坏力”。①

“新安保三文件”也并未提出日本要在太空领域

直接发展“杀伤能力”。
“和平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主动网

络防御战略”的实施。 岸田政府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决定，暂时不向 ２０２４ 年通常国会（于 １ 月 ２６ 日

开始）提交该战略的相关法案。② 而其主要障碍

是日本宪法第 ２１ 条保障的“通信秘密”（即保障

通信自由）。 岸田政府的决定背后的重要因素

之一是“和平主义”的制约———日本在野党多次

在国会中就“主动网络防御战略”可能侵害“通
信秘密”的问题向岸田政府提出质询。 笔者认

为，岸田政府依旧会积极推进该战略，只是其过

程会受到一定阻碍。
第二，日本民众“参军”的意愿较低。 目前，

在自卫队的自卫官总定员（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底

共 ２４７１５４ 人）并不庞大的情况下，其总满员率

为 ９２．２％。③ 近年来，在日本唯一的士官学校

“防卫大学校”毕业后选择不进入自卫队的学生

比例正在增加，且作为自卫队重要兵源的“一般

曹候补生” （普通士官候补生）以及“自卫官候

补生”的报考人数也有所降低。 在陆上自卫队

自身兵源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新安保三文

件”依然计划将大约 ２ ０００ 名陆上自卫队的“常
备自卫官”调配至“共同部队”（联合部队）以及

海上、航空自卫队。 从中也可以看出目前自卫

队人员短缺的现状。
日本“募兵难”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和平

主义”思潮仍然在起作用。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

查”的数据（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对“如果发生战争

你会为国而战吗”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中，日
本的数据（１３．２％）最低。④ 二是如前所述的人

口问题。 根据日本《防卫白皮书》公布的数据，
在 ２０２３ 年度日本的适龄募兵人口约 １ ７４５ 万

人，预计到 ２０３３ 年度将降低至约 １ ５９１ 万人。
即使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如提高

募兵年龄上限），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募兵

难”问题。⑤ 虽然武器装备的自动化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兵源不足的问题，但长远来看，兵源

难以支撑军力增长的问题对日本来说仍是一个

长期存在的“慢性病”。

四、结　 语

“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战后日本的

国防政策迎来巨大转变。 日本的国防预算预计

会实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 “反击能力” “主
动网络防御战略”等具有进攻性的新战略彻底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第 ２０１ 回国会参議院外交防衛委員会第 ９ 号」、国会会

議録検索システム、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ｋｏｋｋａｉ．ｎｄｌ．ｇｏ．ｊｐ ／ ＃ ／
ｄｅｔａｉｌ？ ｍｉｎＩｄ ＝ １２０１１３９５０Ｘ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４１６＆ｃｕｒｒｅｎｔ ＝ ６１。

「能動的サイバー防御、通常国会は見送り　 損失拡大の
懸念」、日本経済新聞電子版、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Ａ２２９ＢＯ０Ｓ４Ａ１２０Ｃ２００００００。

防衛省編：『防衛白書』資料編、日経印刷、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３６ 頁。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ｖｅ ７ （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２）”， 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ＷＶ７．ｊｓ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防衛省編：『防衛白書』、日経印刷、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４４０ 頁。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打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加强了日本的对外干

预能力。 日本正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并大步迈

向“军事大国”。
中国是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中强军计划的

主要针对目标。 “新安保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

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这显示出日本在

安全上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战略意图，且日

本也并不避讳直接“挑明”这种意图。 日本在所

谓“西南方向”的军事作战能力会大幅增强。 特

别在台湾问题上，近年来日本大肆制造“台湾有

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舆论，且不断试图发展进攻

能力、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加强与美国的捆绑。

日本对中国各类导弹的拦截能力也会增强，可
能助力美国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核平衡。 预计

日本还会不断升级在太空领域对中国的监视，
干扰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指挥通信等。

“新安保三文件”强军计划的实施面临一定

程度的制约，但中国仍不能轻视其产生的影响，
需要对其后续进展进行客观分析。 可以看到，
虽然“新安保三文件”提出的强军计划未能突破

日美同盟这一大框架，但日本借助美国的力量

以实现其“军事大国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责任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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